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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与数字化工作之“小”与“大” 

                                 赵大莹 
 

一、“小作坊”与“大格局” 

  古籍馆有一个文创“小作坊”。言其小，其一是因为从事专职文

创工作的人少，目前只是从经典文化推广组现有人员中兼职。其二是

规模小，囿于条件，文创品生产无法与企业化规模相提并论。虽为“小

作坊”，却负责策划、设计、制作和营销全流程的古籍文创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强化，“小作坊”有了三级管理团队，基于效率管

理，形成分工合作的工作模式。在调研和接触市场的基础上，对文创

产品研发与监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逐渐将文创品开发方案要素加以

确认，使各环节工作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2017 年以来，按季度提

交的文创品开发方案，不断得到社会认可，文创产品的制作日益精细

化，文创故事的讲述更侧重知识传达与情感互动，展现了“另一种古

籍打开的方式” 1。 

  以具体的古籍元素文创产品创意设计而言，今年起我们特别重视

同一元素的提炼和创意设计在多类型产品上的应用。例如第三季度推

出的《印·光阴》周历簿，其设计理念是提炼钤印的基本要素：印色、

印记及释文，打造好看、好写、个性化的本子。按节气，它可以在任

1 2016 年的文创品故事缘起及相关篇章，参见《文津流觞》2016 年第 4 期，总第五十六期，pdf 版参见：

http://www.nlc.cn/newhxjy/wjsy/wjls/wjqcsy/wjd56q/ [2017-12-20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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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时间点开始使用，随时写下一段感悟或心语。其烫金印文和红

布封面，给人醒目的视觉和有质感的触觉体验；大小适宜的开本，可

以插于书架，亦可随身携带；横格与白页并存，满足笔记和手账的双

重需求，印记与释文对照，可以赏析古典钤印艺术。其底本《三余印

可》的相关解读，则在“文津街七号”微信公众号内同步推出（本专

辑第二部分）。 

 

   
《印·光阴》笔记套装 周历簿 便笺纸砖 

 

  以同样元素为基础，还推出了《印·光阴》便笺纸砖，与周历簿

一起，形成套装推出。它被大家戏称为“文可以记事，武可以防身”，

其左上角的圆孔，随时插笔；180°平展不开胶；700 多页可以用一

年；更是背单词、做闪卡之利器。 

  同样，如何“活化”古籍元素，也是“小作坊”成员努力探索的

问题。例如，《四库全书》，作为馆藏四大专藏之一，其学术研究蔚然

大观，无论是编纂缘起、参与人员、校勘、装订，都有成果问世。但

广博艰深的文献学知识，难以给大众讲述。我们选择了总纂官纪昀（纪

晓岚）作为线索之一，将人物与书籍命运联系在一起。纪昀有什么独

特的禀赋和人生际遇，使之能够全程参与《四库全书》的整个编纂过

程？他都和哪些人搭档？有什么编书的故事？在图像读史的时代，我



们将传统的纪昀画像做了改绘，设计了卡通版纪昀形象，包括上朝版、

日常版，借助文创产品，将纪昀形象与《四库全书》封皮的四个颜色

相结合，设计了“书与人”系列新文创产品，如《四库随身》手账、

纪昀与《四库全书》纪念铅笔，等等。与此前的《四库知津》笔记本、

《四大专藏》文件夹相结合，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创办公用品。 

 
        《四库全书》之 “书与人”系列新文创产品 

  做好产品沟通，是文创工作良性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些精心设计

的文创产品，如果不能及时与市场对接，收集相应反馈，对于未来产

品的改进和发展也是不利的。因此“小作坊”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

下，通过调研、参加展会、联系代销等多种途径，将“文津街七号”

古籍元素文创品向市场推广。通过参加北京国际书展（BIBF），“全民

畅读”书吧发现并关注了我们，并已经成功委托我们定制相关文创。

而“小作坊”的专业、亲民、雅致的设计风格也受到国际客户的青睐。

瑞典的维斯塔斯风力公司在第四季度主动与我们联系，委托我们将古

诗词、钤印与风力设备相结合，设计该公司的 2018 年日历。经过几

次磨合沟通，我们确认了与风有关的诗句十二则，将该公司的风力设

备进行手绘，日期采用四时印记，最终的设计稿获得该公司的高度赞

赏。这样，“小作坊”的文创产品开始走向世界大舞台。 



   

手绘页 日历页 封面 
 

  古籍文创的小“作坊”，心中却有“大格局”。基于对国外图书馆

2015年的推广工作调研 1，结合本年度的国内图书馆调研（本专辑第

一部分），关注业界相关研究成果 2，学习国家在政策保障和激励方面

发布的系列文件 3，以及各试点单位的文创工作成果 4。我们相信，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生成“文创产业新业态”，要仰赖最基础和扎实

的具体工作。讲好古籍故事，需要关注不同时代因为文化、环境、时

空、个人喜好的不同产生的差异，深入理解古籍背后的故事，做好专

业学者与大众用户之间的沟通，使设计的产品具有舒适的感官体验、

简单实用的交互体验、友好的情感体验、愉悦的观赏体验以及专业可

1  《文津流觞》2015 年第 4 期，总第五十二其，pdf 版参见

http://www.nlc.cn/newhxjy/wjsy/wjls/wjqcsy/wjd52q/ [2017-12-20 检索]。 
2 例如《中国艺术》2017 年第 1 期，将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单位的文创产品及其相关

工作进行了刊载。微信公众号“文博圈”“爱上图书馆”等也是我们关注业界动态的重要渠道。 
3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

发[2016]36 号）。2016 年 5 月以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确定或备案了 154 家试点单位，并作出了系列工

作部署。相关阐释内容，参见文化部产业司马力在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联盟”培训班上的讲

座。 
4 以国家图书馆为例，2017 年 5 月 22-24 日，组织召开了全国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建设研讨

会；9 月 11-14 日举办了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暨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培训班；12 月

11-12 日组织了“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创新论坛暨优秀校企对接会”，30 余家副省级以上图书馆

与 40 余家企业就各自的资源与业务特点进行了充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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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信任体验，其生命力才会持久。 

二、“大数据”与“小细节” 

     “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概念近年来不断充斥互联网世界，也

影响着数字化产品的研发和制作。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

斯·库克耶编写的《大数据时代》（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中，对“大数据”的含义加

以界定，即指不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这样捷径，而采用所有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     

古籍特藏数字化，也必将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而预其“新

潮流”之中。古籍特藏数字化工作已开展多年，由各机构或企业开发

的数字化产品层出不穷，对未来如何结合数字人文发展的趋势，进行

更有效的数据建设等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都有长足的进步 1。以中华

书局“中华经典古籍库”为代表，古籍数字化产品已经从基础的目录

库、图像库转变为具有学术水准的全文和图像的知识库。 

  IBM提出，大数据具有 5V 特点：大量（Volume）、高速（Velocity）、

多样（Variety）、低价值密度（Value）、真实性（Veracity）。其最后一

个特点，却恰恰是所有后期工作的基础。正如信息技术科学研究领域

流行的那句“Garbage in Garbage Out （GIGO）”2。然而对很多具体

实施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机构和企业而言，如何兼顾保护与利用的要

求，安全可靠又真实完整地采集第一手对象数据，实为工作中的重点

1 最新的讨论可以参见史睿：《数字时代图书馆的求生之道》，《光明日报》（2017 年 06 月 27 日 16 版）、

《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趋势》《文汇报》（2017 年 8 月 28 日，《文汇学人》7 版）。 
2 直译过来是“如果输入错误的数据，结果也是错误的”。通常认为这句话是 IBM 程序员 George Fuechsel
提出的，用以提醒学生必须检查和重新检查他们的数据并编码以确保结果是有效的。. 

                                                             



和难点。 

由于古籍特藏类文献的特殊性，在数据采集过程中有许多有别于

新书的要求。结合业务特点，我们曾经对不同类型的数字化项目的作

业布局、工作流程、规范操作要点等内容进行了总结 1，形成了科组

的业务手册。成为所有古籍特藏类文献数据采集的基本指南。 

近两年古籍数字化采集对象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从传统书籍装帧

的古籍文献，到大幅面石刻拓片文献，以及近现代手稿，装帧各异、

材质不同的对象，对扫描设备、作业流程、操作人员都提出了与书籍

数字化不同的新要求。在本专辑的第二部分，对大幅面拓片文献、手

稿的数字化操作进行了总结，并对传统形制古籍在扫描中所需要的衬

纸，进行了规范化整理，以期最大程度地保证数据质量，做到“No 

Garbage in, no garbage out”。 

可以说，古籍特藏文献的数字化采集，是所有文创工作——包括

文创产品、文创活动、文创服务，以及图书馆出版、展览、数字化服

务的基础，因此，对每一类型的文献、对每一个技术动作、每一个流

程细节、每种加工设备特点，都值得深思和总结。这些“指南”性质

的总结，跟理论研究、原则标准相辅相成，对古籍特藏文献的数字化

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7 年 12 月 14 日，Google 发布了本年度搜索关键词报告，这

一年，用户在 Google 里搜索栏键入最多的一个单词是“How”。其实，

我们古籍工作者在文创、数字化发展之路上，也在不断地追问。下一

1 参见《文津流觞》2015 年第 4 期，总第五十二期。http://www.nlc.cn/newhxjy/wjsy/wjls/wjqcsy/wjd52q/ 
[2017-12-20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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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希望我们还能“保持初心”“不忘本来”，继续敢问、敢做、敢改

变，在持之不懈地努力中，肩负起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使命，

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出更美好的改变。 


